
 

 

 

 

 

 

 

 

 

论《面纱》中的生存困境与凯蒂的伦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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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小说家毛姆在《面纱》中通过虚构白人殖民者凯蒂和瓦尔特的生存困境，表

达对英国海外殖民统治发展的关注和隐忧。凯蒂在婚姻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既是西方

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性别暴力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系统内权力结构作用的结果。瓦

尔特的生存困境指向了西方殖民系统内由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伦理混乱现状。最终，凯

蒂通过伦理选择重建自我主体性，在萌生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后，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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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tish novelist Maugham expresses his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overseas colonial rule in The Painted Veil by fictionalizing the survival difficulties of white 

colonizers Katie and Walter. Katie's survival dilemma in her marital life is not only a result of 

Western male centered gend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ut also a resul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Walter's survival dilemma points to the ethical chaos caused 

by power distribution issues with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Ultimately, Katie reconstructs 

her self-subjectivity through ethical choices. Having awakened her sense of self and 

responsibility, she attains a new lease 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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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被认为是认同优

生学的“种族主义者”（蒋天平，胡朝霞，2023，p.55），用写作表达对“帝国前途的忧虑”（陈

兵,2016,p.111）的作家。之外，毛姆的作品也被认为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被研究者指出他的作品

肯定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存在的潜力和伦理选择”，“是简单地在‘自尊和习惯的平庸常规’中‘摆

脱我们唯一的生活’，还是积极地努力欣赏和实现我们的个性和独特的本性。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

有坚持后者”（Adams，2016，p.126）。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是一部通过人物在逆

境中的伦理选择和道德反思来实现自我救赎的作品。小说中，毛姆虚构了英国白人夫妇瓦尔特和凯

蒂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和中国内地湄潭府遭遇的生活困境，来反映英国海外殖民统治走向衰落时期内

部的混乱和无序。两人虽是殖民大军的一员，却都遭遇到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结构和话语系统的压迫。

已婚的凯蒂同殖民地统治者查尔斯发生奸情既是情欲的结果，也同男权中心文化和殖民地统治系统

中的暴力结构相关，其所受到的惩罚是前往危险的疫区湄潭府。瓦尔特则是在妻子的背叛和怀孕的

打击下，意识到自身“男性气质”的建构失败，同殖民地男性统治者的气质不符，因而心灰意冷，

选择离开人世。不同于瓦尔特，凯蒂清醒地挣脱了传统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思维禁锢，通过

伦理选择努力地探寻理想的生活，完成主体建构。本研究分别从凯蒂和瓦尔特两人遭遇的生存困境

切入，梳理两人的生存困境同男权中心主义和殖民地话语权力结构的关系，再通过分析两人不同的

结局来认识《面纱》对西方海外殖民统治没落时期的艺术呈现。 

 

一、性别暴力与凯蒂的生存困境 

主人公凯蒂遭遇的生存困境同其伦理身份和所处环境中的性别暴力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

类”，包括“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

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2014，p.263）。凯蒂在婚前是家

中待嫁的女儿，婚后是细菌学家瓦尔特的妻子，来到香港后成为助理布政司查尔斯的情妇。二人不

正当关系的秘密被曝光后，她被丈夫瓦尔特带到霍乱肆虐的中国内地湄潭府，回到香港前成为寡妇。

小说结尾，寡妇凯蒂独自回到英国，同父亲团聚，并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 

性别暴力是现实中性别权力运作的结果。凯蒂生活在一个剥夺女性的自由和权利的环境中。毛

姆写作《面纱》时，英国正经历严重的经济问题，二十世纪初期“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导致税收大

幅增加”，也有人认为，“英国在战后错失了改革本国经济结构的机会”（Macdowall，1989，p.164）。

国内的萧态，让英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面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Macdowall，1989，p.165）。20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依旧是以传统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凯蒂在家中同母亲贾斯汀夫人形成紧密

的母女共生关系。伊基·弗洛伊德研究母女关系时指出，母女双方在共生幻想中会“建立起一种镜

像关系，她们通过相互依赖对方来维持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弗洛伊德，2014，p.26）。贾斯汀夫人

是一位势利、“尖酸刻薄”，“支配欲极强”① （毛姆，2006，p.13）的女人。虽然她的丈夫贾斯汀先

 
① 毛姆（2006）：《面纱》。重庆出版社：第 13 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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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才是“全家的衣食来源”，但他的事业发展呈现出停滞的趋势，没法满足贾斯汀夫人。由此，把希

望寄托在凯蒂、多丽丝两个女儿身上，期待给天生美人胚子的大女儿凯蒂找一个杰出的丈夫，以满

足自己的虚荣心。可由于凯蒂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夫婿，还被刚满十八岁的妹妹多丽丝抢先订婚，

她就在冲动之下完成了结婚的任务，嫁给了长相平庸、社会地位较为普通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 

婚后凯蒂没有及时完成同身份转变相关的自我认知改变，在随丈夫来到香港殖民地后，受到殖

民地交际圈中的阶层意识影响，做出了背离妻子的伦理身份和伦理义务的行为。凯蒂在香港遭遇的

婚姻问题清晰地反映出殖民地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她在婚前曾是社交界的明星，但在香

港殖民地社交圈中没有人把她真正当回事，根本原因是丈夫瓦尔特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高。出于

对丈夫，对生活的失望，凯蒂逐渐疏远了丈夫，还偷偷地和殖民地助理布政司查尔斯·唐生私通。

查尔斯已经四十岁了，长相高大英俊，穿着讲究有品位，是殖民地上最受欢迎的人。有了情人后，

凯蒂开始幻想查尔斯能和原配妻子多萝西离婚，再同自己结婚。她以触犯婚姻禁忌的方式，来达到

成为社交界的中心的目的。禁忌的产生是“人对身上的兽性部分即人的本能加以控制的结果”（聂珍

钊，2014，p.261）。殖民地上的权力秩序诱惑凯蒂不再遵守相应的禁忌，她和瓦尔特之间由婚姻缔

结的亲密联盟关系被打破。在凯蒂不正当关系被发现后，遭到了瓦尔特的报复。 

触犯婚姻禁忌的后果对殖民地上不同阶层的男女而言是全然不同的。秘密曝光后，来自殖民地

社会结构的权力暴力同婚姻秩序中的性别暴力同时惩罚着凯蒂。不正当关系威胁了查尔斯的生活。

他已经同妻子多萝西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多萝西则是殖民地贵妇的代表，其父一度官至殖民

地总督。她从不把丈夫的风流韵事当回事儿，还表示愿意和查理的情人们交朋友。查尔斯享受着多

萝西家族带来的政治利益，由此不敢得罪多萝西。在凯蒂到办公室请求查尔斯帮忙时，他茫然地望

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中国地图，拒绝了凯蒂的请求。由此，凯蒂也意识到自己和查尔斯虽然是破

坏伦理禁忌的共谋，但始终是不平等的关系。查尔斯除了是她的情人，还是她和瓦尔特的上级、统

治者。查尔斯劝说凯蒂陪瓦尔特一齐去疫区，指出只要瓦尔特能回来，就能升官发财，得到圣迈克

尔和圣乔治勋爵的称号。另外，他还表示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去动用殖民地中的权力

关系，请总督大人平息此事，让瓦尔特“领会权力的意思”（64）。查尔斯可以利用殖民地统治系统

中的暴力结构来威胁凯蒂，瓦尔特则用主流婚姻秩序中的贞洁观念强迫凯蒂。他提出凯蒂可以留在

香港，但必须先让查尔斯同多萝西离婚，再嫁给查尔斯；如果不能嫁给查尔斯，就必须陪自己前往

疫区湄潭府。瓦尔特直接否定了凯蒂独自留在香港或回到英国娘家的可能，凯蒂不能独自呆在香港。

而他之所以提出要一起去疫区湄潭府，是想借霍乱杀死凯蒂。 

湄潭府虽然远离英国和殖民地香港，但却是一个处处存在着性别规训的符号，充满暴力关系的

危险空间。在前往湄潭府的路上，轿夫有意让凯蒂在进城前看看伫立在山坡上的一座“为某位祈人

多福的贤人或者贞洁的寡妇建的”（80）拱门。拱门是一个“记忆场”，“兼具实体性和精神性”（赵

静蓉，2015，p.165）。在东方，拱门是道德秩序的标记。在凯蒂眼中，拱门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

在对她的嘲笑。附近的竹林里藏着什么人，正注视着她经过似的。拱门也是一道标志地理位置的边

界之门，提醒凯蒂：她是因为触犯了婚姻禁忌，才被流放到远在西方现代世界之外的“蛮荒之地”。

可事实上，真正导致凯蒂生活悲剧的是被权力扭曲的思想观念。直到前往湄潭府，她还企图通过丈

夫来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肯定，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被发配至远离西方文明中心的湄潭府

的命运，则宣告凯蒂婚姻观和生活观的彻底失效。 

https://www.lwe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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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在湄潭府感染病毒离世，怀孕的凯蒂重新回到香港。变成寡妇对凯蒂而言是不光彩的，

因为她没有通过婚姻获取自己在殖民地上想要得到的地位和财富，相反丈夫的去世让她退回到起点。

选择居住的酒店就能反映出凯蒂对自己的定位，在殖民地贵妇多萝西看来那里是鱼龙混杂之地，那

里三教九流都有，乐队会没日没夜地演奏爵士乐。在多萝西的邀请下，凯蒂住进了曾经的情夫查尔

斯的家里，结果遭到查尔斯的诱奸。之后，查尔斯还幸灾乐祸地表示凯蒂怀的孩子更像是他的，而

不是瓦尔特的。他甚至还霸道地对凯蒂和她孩子进行来自父权制的主权宣告，表示希望凯蒂怀着的

孩子是个女孩，因为他和多萝西已经有个男孩。这让凯蒂毛骨悚然，因为她意识到，如果孩子真的

是他的，自己可能终身都会受到来自查尔斯的管制，无法从男权和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双重暴力中挣

脱。最后，她准备随父亲前往巴哈马群岛，意图远离查尔斯。 

《面纱》通过凯蒂婚前焦虑的择偶生活，婚后身不由己地来到疫区湄潭府，之后成为寡妇又迫

不得已地回到英国的悲惨遭遇，批判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和殖民地上的社会性别伦理道德问题，也客

观地呈现了女性等弱势群体在英国海外殖民系统中的边缘处境。《面纱》以凯蒂的生存困境对当时英

国和殖民地的社会道德秩序和性别权力结构进行批判。除了书写凯蒂的不幸外，《面纱》还以瓦尔特

的生存困境来批评当时殖民地中的伦理混乱和权力运作结构对男性殖民者的伤害。 

 

二、殖民地中的伦理混乱和瓦尔特的生存困境 

凯蒂的丈夫瓦尔特同样是最后惨遭失败的殖民者，其失败反映出当时的殖民活动中存在的伦理

混乱的问题。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

境”（聂珍钊，2014，p.257），“既有秩序遭到破坏、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巧合、误解等，也同样属

于伦理混乱”（聂珍钊，2014，p.258）。殖民地是伦理混乱的区域。瓦尔特在香港遭到上级的侮辱，

妻子的背叛，来到湄潭府后又因妻子的怀孕陷入绝境， 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来终结伦理困境。但是，

瓦尔特的绝望感并非只是个人婚姻情感问题，也同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相关。妻子的婚外情和意外

怀孕直接宣告了他作为英国男性殖民者、科学家的尊严与价值的消失，意味着他意图通过殖民活动

获得社会地位、妻子的尊重的梦想的幻灭。 

瓦尔特之所以提出让凯蒂做出选择，要么嫁给查尔斯，要么同自己去疫区湄潭府，是因为他对

殖民地权力关系的认识比凯蒂的认识更为深刻，知道查尔斯不会离开多萝西。“殖民地的欧洲女性在

种族警戒机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不仅维护着社会与种族边界，更通过身体存在不断提醒男

性履行其种族与男性责任”（Gan，2016，p.187）。不仅是社会和种族界限的守护者，也是对男性有

关种族和男性气质方面的身体提醒。妻子的不贞让瓦尔特备受屈辱，而她选择的情夫还是他无法报

复的上级，这样瓦尔特倍感耻辱。唯一可能让他减轻心头屈辱的途径，就是利用海外殖民运作系统

和自己的医学知识，到中国内地进行殖民活动。湄潭府的霍乱也可能帮助他杀死凯蒂，成功完成报

复。所以，瓦尔特和凯蒂离开香港，前往疫区是殖民地男性权力场和殖民权力运作系统双重作用的

结果。 

但是瓦尔特投入其中的英国海外殖民系统在二十世纪初已日薄西山。疫区湄潭府现状惨不忍睹，

是对西方海外殖民统治走向衰败的隐喻。在疫区，“人们跟苍蝇似的成堆地死掉”，法国修女等数位

西方殖民者在此丧命，不少人已经从中撤出，回到西方。当地的军阀势力代表余团长则“整天忙着

叫他的军队别抢老百姓的东西”（83）。城外的坟墓和城内的棺椁像在警告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他们

https://www.lwe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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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来到一个不能主宰自我命运的区域。瓦尔特等欧洲人在此处不再舒适自如，反而面临着生存的

威胁。但前往湄潭府治理疫情却是瓦尔特能找到的快速晋升的途径。他在湄潭府能运用自己的医学

知识，也能获得了妻子和其他殖民者的肯定。尽管凯蒂在婚姻生活中看不起瓦尔特，但在国家利益

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致的。所以在听到法国修女夸赞瓦尔特进行细菌研究的才华时，凯蒂会感到一

阵骄傲。但是疫区紧张的生活也没能真正改善凯蒂和瓦尔特之间的关系。 

在凯蒂眼中，瓦尔特的男性气质没有因为其拥有的医学卫生知识而得到增强。两人来到湄潭府

后继续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在瓦尔特投入工作时，凯蒂得到了长期驻留此地的官员韦丁顿的陪伴。

韦丁顿是一个睿智、善良、友好的英国人，长着高高圆圆的额头，“脸很像猴子的脸”，“活像一个老

男孩儿”，喝酒时“颇像一个酒过三巡的好色之徒”（85）。韦丁顿没有查尔斯那般的地位和男性魅力，

但在湄潭府却有一个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教养的满洲情人。韦丁顿同满洲女人之间的同居关系

与瓦尔特和凯蒂的婚姻关系构成一对镜像。两对男女之间的生活都是悲剧性的：瓦尔特、凯蒂的婚

姻名存实亡，韦丁顿和满洲女人虽然同居却没有子嗣。韦丁顿的婚姻故事也构成了对《面纱》中性

别暴力和殖民地统治暴力的补充。 

韦丁顿和满洲女人的无子生活模式契合作家毛姆的优生学理念，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

象。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民族始终是劣于西方的低等民族。例如在凯蒂眼中，湄潭府的中国孩子都

是形象丑陋、怪异的，“不像人类，而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活像一堆小虫子”，“面黄肌瘦，

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几乎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一看便令人生厌”（113）。之外，在西方殖民

者对东方的形象建构中，“整个东方都被意指为女性化的符号，且总是带着面纱，充满诱惑和危险”

（张颖,2018,p.11）。韦丁顿和满洲女性的故事体现了作者毛姆的殖民理念和东方观。尽管韦丁顿不

能吸引同为白人的凯蒂，但他却对贵族出身的满洲女人产生了神秘的吸引力，能令她能为韦丁顿不

顾一切地私奔。 

韦丁顿对满洲女人产生的神秘的吸引力同瓦尔特对妻子凯蒂的失败管束，形成对照。作为殖民

者的妻子和英国人的女儿，白人女性凯蒂同样被“期望体现一种无性的纯洁和美丽”（玛

玛,2018,p.230），遭遇到来自西方白人男性的凝视。研究者指出西方人在面对东方人时，会产生尚古

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妇女的缠足，还有非洲的割礼以及中东的面纱”，东方被认为“代表一种静

止状态”（肖丽华,2013,p.26）。小说中就出现了韦丁顿让太太取出一只漂亮的满洲鞋让凯蒂试穿的情

节。凯蒂穿上鞋子后，发现韦丁顿脸上露出了坏笑，就问这双鞋对于韦丁顿夫人会不会太大。韦丁

顿回复说“大了去了”（160）。试穿东方鞋子的场面构成一幅尚古的画面，而白人女性凯蒂被韦丁顿

为代表的西方男性纳入到尚古的场景中，成为他们品鉴的对象。凯蒂同东方女性一样被放置于西方

男性的对立面上。 

韦丁顿同满洲女人的婚姻表面上是和谐的，实际和瓦尔特同凯蒂之间的婚恋关系一样，都隐藏

有暴力倾向，绝不是“《面纱》中唯一一对和谐美满的夫妻”（余云，2016，p.152）。在凯蒂的观察

中，满族女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偶”，操控者就是她的丈夫韦丁顿。韦丁顿告诉凯蒂，他的妻子

会有节制地抽鸦片，而他的职责就是禁止鸦片交易。根据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对不可靠叙述

的研究，韦丁顿的叙述属于“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判断。历史上，十九世纪末英国人为代表的西

方列强以鸦片荼毒中国人民，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所以韦丁顿的描述是歪曲事实的。他

否定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在东方制造的罪行，反而美化了英国人在东方的活动。另外，韦丁顿的话

https://www.lwejournal.com/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Vol. 2, No. 1, 2026           https://www.lwejournal.com  

 

88 

 

语内容也可能在掩饰一个真相：即韦丁顿是通过鸦片的力量来控制美丽的满洲贵族女子，弥补自己

的男性气质缺陷。 

韦丁顿的故事指向殖民地权力结构中的暴力性因素的在场。瓦尔特的悲剧也同殖民统治相关，

因为他始终没有获得殖民权力系统的接纳。湄潭府的生活经历推动了他的梦想的幻灭，也将他置于

深渊。凯蒂则在湄潭府变得比瓦尔特更为成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他们在海外殖民系统中的地位

和作用。她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就像“学习某种外国话的时候，读完了一页文章你却根本不知所云：

直到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子启发了你”（73）。他们其实一直被排斥在殖民统治势力的核心圈子外，

没有被海外殖民统治的主体接纳。瓦尔特逼迫凯蒂随自己来到疫区，以为能改善关系。凯蒂的怀孕

却真正宣告了瓦尔特作为丈夫和男性殖民者的失败。他既无法像查尔斯同殖民地贵妇多萝西结成牢

固的联盟关系，也韦丁顿利用鸦片控制满洲女人的能力。所以无法忍受屈辱和痛苦的瓦尔特最后选

择主动感染霍乱、离开人世。 

瓦尔特的离世去为凯蒂敲响警钟，帮助她更清晰地直面个体在殖民系统支配下前的处境和命运。

凯蒂去看遗体时发现离世的瓦尔特“就像一个停下里的机器”。她发觉“那才是可怕之处。如果他只

是一具机器，那么所有这些病态、心碎、苦难，有都算得了什么呢？”（183）。他们不远万里地来到

湄潭府，推动了英国海外殖民进程的发展，但却不能真正地改善个人的生活，反而还陷入了悲惨的

处境中。从丈夫的管控中挣脱出的凯蒂也没有为他哭泣，因为她再也不想惺惺作态、悖逆心愿了。

她认为自欺是不可饶恕的。 

 

三、凯蒂的伦理选择与主体重塑 

亚当斯认为毛姆的作品传达了一定的道德内涵：“心是我们必要本性的所在；我们的生存和道德

挑战不是去改变这种自然”，“而是去理解和欣赏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它的积极情绪中受益，限制

它的消极情绪的破坏性影响和潜在力量”，而“这是一项由人类的头脑完成的理性的任务”（Adams，

2016，p.126）。在《面纱》中，凯蒂和瓦尔特在面对现实生存困境带来的沮丧情绪时采取不同的态

度。瓦尔特在绝望之际选择感染病毒离世。凯蒂则清醒地意识到她和瓦尔特同查尔斯为代表的海外

殖民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关系，即使他们做出牺牲，也无法获得查尔斯为代表的海外殖民统治

主体的肯定。认清现状后，凯蒂在困境中“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做出了“道德选择”，既伦理选

择（聂珍钊，2014，P.267）。她改变了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学会去理解和欣赏自己的处境，真诚地

告诉瓦尔特他不是孩子父亲的真相。回到英国后，凯蒂还同父亲修复关系，随父亲前往巴哈马群岛

追逐想象中更为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活。 

凯蒂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也是人物内心成长，主体重塑的过程。来到湄潭后，凯蒂开始从男性

殖民统治者的知识话语统治中挣脱而出，力求重获对身体的支配权，以重塑自身的主体性。首先，

她不顾细菌学家瓦尔特的劝阻，故意“逞能”吃中国厨师做的沙拉。情夫查尔斯也曾告诫她在湄潭

不要吃没煮熟的东西，尤其是不干净的水果和沙拉。凯蒂吃生菜沙拉的做法确实鲁莽，但蕴含了反

抗精神，是其想要争取独立性的表现，既要向瓦尔特报复，“也是在嘲笑自己心中的恐惧”（97）。 

其次，凯蒂还通过参加劳动重塑自己的主体性，减轻对男性的依附，在劳动中重新寻回自己的

价值。尽管在西方殖民进程中，法国修女们是英国殖民者的竞争对手，但在霍乱时期，修道院提供

了让凯蒂探索自己的空间。她在修道院中临时顶替已故的圣弗朗西丝姐妹，帮忙照看修道院年岁较

https://www.lwejournal.com/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Vol. 2, No. 1, 2026           https://www.lwejournal.com  

 

89 

 

小的孩子。在劳动的过程中，凯蒂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成长。她接触到了新的生活，新的观念，活力

又回来了。劳动让她意识到自己可以不依附男性生活，也让她暂时忘记同情夫查尔斯·唐生之间不

光彩的往事，发现自己有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的可能性。 

修道院中的工作帮助凯蒂形成更为独立的自我意识，让她能够从殖民话语的规训中挣脱出来，

更客观地看待长期被殖民宣传妖魔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黄丽娟也同意“凯蒂在梅潭府死亡威胁

的状况下，放眼周遭，心生同情，灵性生命被唤起，发生了第二次蜕变”（黄丽娟，2022，p.43）。

中国风光不再充斥着恐怖的死亡阴影，而是以清新、美丽的景象出现在凯蒂眼前。她见到的农舍、

竹林风光都相得益彰，十分养眼。凯蒂对中国孩子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最初在她眼中，中国孩子是

“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一堆“虫子”（113），随着在修道院工作的深入，她不再以妖魔化的

眼光去看待“丑孩子”为代表的东方人，而是赋予他们和瓦尔特等西方人平等的地位。 

法国修女主持的修道院也让凯蒂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海外殖民系统中的微不足道，加速推动凯

蒂心中同殖民话语系统相关的信仰的幻灭。瓦尔特离世后，她尝试申请留在修道院中工作。可凯蒂

始终无法成为其中一员，也无法同修女们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她感受到修道院像另一个世界，

一个超然于宇宙之外的世界。凯蒂同湄潭府法国修女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对英、法两国在二十世纪初

海外殖民进程中的政治较量的隐喻。法国修女主持的修道院空间是一个排斥其他欧洲国家公民，彰

显法兰西国家民族利益的权力场域。历史上，基督教传教在帝国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

原本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死后，法国修女们即刻赶来建立修道院”，“试图夺取英国在当

地的公共卫生权力”（蒋天平,胡朝霞，2023，p.54）。尽管贵族出身的院长在凯蒂眼中是慈祥的化身，

实际上伪善的院长对凯蒂充满戒备，因为修女为代表的法国殖民者不欢迎凯蒂等英国人驻留此地，

同法国殖民势力竞争。 

凯蒂从东方文化中获得思想启发，打破了西方殖民话语对其影响。东方对凯蒂、韦丁顿等西方

人产生的积极作用，东方的思想文化可以帮助西方人更好的生活，研究者也认为小说反映了“西方

知识分子向异域的‘他者’文化寻求改变欧洲衰败倒退之方的人道主义情怀”（黄丽娟，2022，

p.41）。韦丁顿向凯蒂介绍了中国的道家思想，指出道家思想“能使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嫌恶中解脱

出来的，就是纵使世事纷乱，人们依然不断创造出来的美的事物”，“其中最为丰饶的美，就是人们

美丽的生活”（184）。凯蒂在东方生活工作后，意识到人类和河中的水滴一样，都在永不停歇地流走，

直至汇入大海。生命如流水般短暂易逝，所以人们不应该为了区区小事互不相让，两败俱伤。人与

人是如此，不同种族之间也是如此。东方智慧能帮助凯蒂从英国帝国殖民统治推行的狭隘的思维局

限中挣脱出来，让她对生命有更为多元、宽泛的理解。 

推动凯蒂完成主体重塑，收获独立性的是怀孕事件。凯蒂怀孕后，瓦尔特前来问询孩子的父亲

是谁。凯蒂意识到答案的重要性：如果她说了是，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新的世界来临了。他会相信她。

相反如果凯蒂说出情夫查尔斯才是孩子父亲的真相，他们的婚姻就会直接走向终结，她也会面临更

多的舆论危机。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爱瓦尔特，在说真话之外，她别无选择。凯蒂只能直面两人的矛

盾和冲突。秦宏指出，在毛姆看来“偷情是一桩过错，婚姻的枷锁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渡过漫长的

一生那才是真正恐怖罪恶的事”（秦宏，2008，p.103）。适当的撒谎或许能够保障凯蒂的生活，但她

依旧选择诚实回答，坦荡地面对人生。 

母亲的身份也赋予凯蒂新的认知，帮助凯蒂反思自己同父母的关系，思考随母亲身份而来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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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她不再认同母亲贾斯汀夫人灌输的功利主义思想，既通过婚姻来获取名利。女权主义者认

为“母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严重障碍”，但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看来，成为母亲并拥有保护自己

子女的权利就“具有了抵抗殖民的意味”，“夺回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主宰自己种族繁衍的权利”

（肖丽华，2013，p.35）。凯蒂在怀孕的过程中意识到“男人是多么愚蠢啊！他们在生养儿女的过程

中扮演的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角色，是女人怀胎十月，历尝辛苦，最后在痛苦中妊娠生产”（155）。凯

蒂的女性意识萌生，让她对后代产生了责任感，不希望孩子会重复自己的错误。她表示要让孩子成

为自由的人。回到英国，凯蒂与父亲重逢，修复了父女关系，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 

 

结语 

小说《面纱》通过虚构英国殖民者瓦尔特、凯蒂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殖民者个体同西方海外殖

民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呈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海外殖民统治的黑暗和衰落。如果说凯蒂的遭

遇侧重于反映二十世纪初殖民系统内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生存权力和自我价值实现机会的剥夺，瓦

尔特的悲惨结局则是对英国殖民统治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性的控斥。凯蒂在困难中表现出顽强的

生命力，体现出她所具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反思意识。小说也借凯蒂和瓦尔特的遭遇为读者带来

有关人生和婚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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